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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诗，无以言。 ”中国传统文学中，诗歌是沁入人心最深、影响最为广泛的体裁。 本书从诗的本质、寻诗、意象、意境、诗中之理、声律、诗
家语、体式等方面入手，结合大量经典作品，阐发中国传统诗歌的独特美质。 作者兼擅诗词创作，深索玩味中国诗学多年，所论多为本人心得，
往往深入浅出，片言中的。 本书曾被翻译为韩文等在海外出版，文风洗练，内容丰实，堪称诗学入门的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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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卷而读，感受意象组合之美

《中国诗学》
吴战垒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意象的相关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句中最
为常见，艺术效应也更为明显。如“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
梦里人”，通过对立的意象，撞击出愤怒和同情
的火花。后者尤为沉痛，战场白骨和梦里归人

是如此明显地对立，却又是如此无情地统一，
意象的对比产生了撼人心弦的感染力。律诗的
对句，由于句法、声律的紧密对应，产生了一种
强大的相关引力，它可以省略意象之间有关因
果、承续、递进等逻辑联系，而形成一种高度凝
练而富有张力的特殊结构，拓宽和深化诗的意
蕴。李商隐咏马嵬事变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
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对仗非常工整，用逆挽
句式，高度概括了不同时空情景的历史内容。
今日六军驻马不发，要求诛杀杨国忠、杨贵妃
兄妹以谢天下，这仓猝发生的事变，与当年唐
明皇宠幸杨贵妃，沉溺女色，讥笑牛郎织女终
年只有在七夕匆匆之会，两两相形，对比是何
等强烈。（这种效果因对仗之工巧而益显。）同
时，今天的事变，追本溯源，又与当年唐明皇荒
淫误国有关，这一因果关系虽未点明，却因逆
挽的句法而使人产生溯果追因的联想。又如刘
禹锡的名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以外物的安危荣枯来寄寓宦海升沉的感
慨，抒情的落脚点在失意者一边，以失意人看
得意事，这情怀是十分复杂的：羡慕他人，追悔
自己？是更形痛苦，抑或分享到某种欣慰？一时
难以分说。从另一面看，今日飞驶之千帆，将来
未必无沉舟之患；而他年病树逢春，亦未始无
开花之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荣枯
升沉原无一定，天道好还，自有转化之时，那末
雌伏待时，甘当失意人又有何妨呢？总之，这种
复杂的心情，都诉诸一组矛盾对立的意象，诗
人不必直陈，而让意象默默地暗示。
有的对句，意象之间缺乏形式上的相关词

语作中介，仿佛只是松散地自然排列，看不出明
显的逻辑关系，却能够根据内在情感逻辑而自

动地组合变幻，意象的情感意向仍然不难追踪。
例如温庭筠咏早行的名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两句中没有一个动词，但它表达的意蕴是

相对完整的，而且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鸡声”
“茅店”“月”，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初看似乎
摸不着头脑。但“鸡声”是人所闻，“茅店”是
人所宿，“月”则是人所见。而这人乃是早起赶
路的旅客。“茅店”是一句眼目，暗示了环境与
人的关系，鸡声与残月都因此产生了特定的含
义：茅店孤客被鸡声惊醒，匆匆起身，出门时一
钩残月还挂在天边。这是一幅富有动态的画
面，三个意象按照内在的逻辑活动起来，自行
组合，产生意义，而且向下句过渡。“人迹板桥
霜”，这铺满晓霜的板桥上踏出的第一行足
迹，无疑就是那个鸡鸣看天的早行人留下的。
意象的过渡显得浑然无迹，其所显示的意蕴却
分明可以感知。
当然，这是就意象组合的内在逻辑来感知

诗意，但是这种感知因为意象之间缺乏外在的
联系中介而富有一定的弹性。尤其是上句三个
意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确，例如“鸡声”是
从“茅店”发出的，还是远处传来的？是鸡声惊
醒旅客，还是旅客不眠而闻鸡声？“茅店月”，
是在茅店见月，还是残月正在茅店檐前？如此
等等，都是游移不定的，允许作多向的理解，也
有助于激活想象力。但这种不定点并没有模糊
整体的意蕴，而是拓展它的张力。
有的诗几乎全篇都由几组并列的意象组

合而成，例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

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全诗五句，前四句纯是意象的排列，仅于末
句用了一个表示处所的介词“在”字，把这位
“断肠人”定了位。前面那些仿佛无所联系的意
象，其实内在有一种相关性，相互推移，逐层递
进，逼近“断肠人”，并结穴于此。不妨让我们来
追踪一下意象的内在相关性和演进轨迹：“枯藤
老树昏鸦”，枯藤缠附于老树，黄昏时乌鸦归栖
于老树之上，草木野鸟都有归宿，正以反衬天涯
游子漂泊无归。而“昏鸦”又暗与下文“夕阳西
下”相关。“小桥流水人家”，继黯淡的起调之
后，忽然弹出几个明快的音符，意象的跌宕流
程，正反映了情绪的波动。这幽静安详的临水人
家，从一个日暮奔波的旅人眼中见出，多么使他
依恋！又怎么能不触动心底的乡思呢？
这种意象的组合，类似电影的蒙太奇，但

它又不同于蒙太奇贯彻导演意图之明确而直
接：意象的组合既要遵循生活逻辑和情感逻
辑，有较确定的意义指向，同时又给读者提供
了联想的自由，有助于激活读者的想象力和鉴
赏力。如果把单个意象比作零散的珍珠，并列
的意象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联系中介，却已暗
示着连接的通途，而领会这种暗示，真正把这
些珍珠穿在一起，则有赖于读者的最终完成。
比如“枯藤老树昏鸦”，三个意象的自然组合，
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即枯藤必依附于老树，
而昏鸦亦必栖息于老树，这是生活逻辑的暗
示。倘若认定三者各不相干，彼此无从组合，意
象散了架，意义也隐而不显，诗就“哑巴”了。
如果懂得三者组合的逻辑，能够构成一幅完整
的画面，却“读”不懂它所蕴含的情感意义，即
无视情感逻辑，看不出物与人的关系，那也不
能说真正懂得这句诗。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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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 “词眼”套路，一首词懂一半

《诗词曲欣赏》
万云骏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词眼”二字，首次见于元人陆辅之《词
旨》。但他所注重的是字、句的锤炼，而没有注
意到字、句与全篇的联系。刘熙载的论述比陆
辅之的要更合理、更深刻。他说：“词眼二字，
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
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
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
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
能开合变化，一动万随邪？”（《艺概·词曲
概》）
我们看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

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

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
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
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
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
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
泪。
这首词里联系全词的关键性句子有两处：
第一句：“似花还似非花”，这是有关艺术

手法的关键性句子。《艺概·词曲概》说：
东坡【水龙吟】起句云：“似花还似非花”，

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
这种见解颇为新警。“不即不离”，就是说

既不离题，不脱离杨花；又不死扣题目，仅仅局

限于写杨花。
写杨花是“即”。从开头直到“欲开还

闭”，词人的笔一直没有离开过杨花。
“梦随风万里”三句是“离”，撇开杨花而

写离人、思妇。但思妇的灵魂，仍有杨花的影
子。杨花随风飘荡，思妇的梦魂也随风飘荡。晏
几道【鹧鸪天】词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逐
杨花过谢桥。”可见梦中之我，与现实中之我
不同。梦中之我能腾空飞行，越过千山万水。
胡云翼《宋词选》此词的注释：“落红难

缀：这里把落花作为陪衬。缀，收拾。”这样解
释是不对的。如照这样解释，这两句便与杨花
无关，是离而不即了。此其一。又“缀”，决不能
解释为“收拾”，恐古今无此用法。“缀”是连
缀。杨花如棉絮状，是可以把落花粘住的。章质
夫原词：“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
“缀”亦是连缀之意，此其二。张炎说：“后段
愈出愈奇，直是压倒今古。”（《词源》）奇在
何处？就在于自此而下，是亦即亦离，杨花与离
人、飞绵与落红已经合而为一，融合无间而不
可分了。“春色”三句，是说春色（一般指落
花，这里也指飘落的杨花）已尽，二分在尘土，
一分在流水了。花落尘土中被人践踏，或飘浮
水中，随水漂流，这里寓有无限伤春、惜春的情
绪。歇拍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
泪”，既是杨花，又是离人的眼泪，或者说杨花

变成了离人的眼泪。此词感伤情调极重，意谓
春日百花（包括杨花在内）盛开，毕竟终归飞
尽，落得一场空。人生欢会，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有遍地杨花，也就是满地泪痕，算是春来的
结果罢了。谁说苏轼词只有乐观旷达，没有感
伤情绪呢？谭玉生论词绝句云：“杨花点点离
人泪，只恐周秦下笔难。”是道出了苏轼此词
的特点的。这词的眼，主要是指如何塑造杨花
的形象，抓住这个眼有助于对杨花意象的理
解。
我们在阅读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常常有这

样的经验：开始读时是一种普通印象，可是往
下读，读到它的“眼”的时候，就会觉得眼睛一
亮，再联系全篇，就会豁然贯通，于是全诗的形
象也都动起来，活起来，甚至飞起来了。这样
的例子在诗里有，词里也有。我们知道，词通
常是分上、下片的，但有时它打破了上、下片的
分界，变成浑然一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
下片的最末一句就是全词的眼。抓住了这一
句，就深入到词中去了；如果抓不住，对全词的
理解就会很肤浅。我们看秦观的【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
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
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女子的春愁。春天里，

女主人公独坐小楼，感到无边无际的春寒侵袭

到小楼上来，弥漫在自己的周围，不禁发出了
无穷的埋怨：清晓的阴雨，不知道我心情的凄
苦，送来阵阵轻寒，使得今年的春天就像秋天
一样肃杀、阴冷；那无知的画屏，也仍然在展示
它的淡烟流水，显得格外清幽，这更使得我感
到寂寞难禁。“自在”两句是警句：飞花自由自
在地飘荡，自己的梦就像飘荡的春花一样轻
盈、缥缈；绵绵的细雨无边无际，自己的愁绪就
像这无边的丝雨一样细腻、缠绵。词的末句是
独立的，直接与上片联系，这一句是全词之眼，
“闲”字是句中之眼。既然眼前景物使你难受，
那么你垂下帘子是不是好一点呢？但是女主人
公并没有这样做，还是让宝帘“闲挂”在小银
钩上。因为垂下帘子，将会把自己锁在小楼中，
坐困愁城而不能出；而把帘子挂起，又会受
“轻寒”“飞花”“细雨”的牵惹。那只有让
“宝帘闲挂着”，不去动它，一“闲”字道尽词
中人百无聊赖的心情。 （节选）


